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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学都浸润于其独特的文化之中，不同的地方语

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和审美传统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从清末民初算来，京味文学经历了好几次重大的变革，各时期的城市文

化特征、社会矛盾冲突也有所不同，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映衬了北京人

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如老照片一样，京味文学记载了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格局、民俗物

产、市民活动，包括胡同、四合院、老字号、遛鸟、票戏、喝茶、兔儿爷、字

画、烟壶等。但比老照片更为立体的是，同样落实于纸面的文字，却能以另一

种方式呈现出更多维度的京味，包括叫卖、说唱和对话中的京腔京韵，以及

其他民俗活动的动态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京味文学兼顾了影像的声画特

质，对地方文化在视听嗅味触各感官上都进行了传承。

京味文学对于老北京人来说颇有一番回忆感怀的味道，而其他地区的读者

读来也饶有趣味，无论是作为文化历史实存，还是文学叙事语言，都值得了解

和关注。以上一些老北京传统文化元素对于部分年轻一代的北京人，以及非京

籍的中国读者来说，多为听闻，并非亲历，因此在阅读京味文学时偶有隔膜之

处。例如，北京话中的京味儿颇有特色，除了儿化音之外还有许多独特的词汇

和用法，属于方言文化。而要翻译京味文学，则面临更大的跨语言跨文化挑战，

如果只复现故事情节，而文化内涵未得以发掘和阐释，地域色彩尽失，不能不

说是一大损失。金岳霖（1983：811）在《知识论》中提出了“译意”和“译味”

两类翻译，前者翻译词句的意思，后者翻译情感上的意味。“译味”的难度更高，

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因为“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于

一语言文字底结构而又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底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

得不到”，必须对两种语言社会的文化生活都非常熟悉（金岳霖 1983：812-813）。

因此，文学作品中的种种京味是否需要在翻译中保留下来，能否保留下来，或

者保留下来后能否为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与欣赏，这些问题都颇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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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域文学及其在域外的呈现 

近三四十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文文学作品译

入其他语种的数量大幅攀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通过翻译为世界读者所知

悉。各种文类里，译介者对小说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们一定程度上取材于

生活，也最为直接地反映现实，是目前最大众化的文学形式，其英译本因此成

为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窗口。它们在海外为“中国文

学”“中文小说”构筑了一幅群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呈现了一个有选择性的

折射面。

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和民族的风土人情差异很大，落实到文学作品上

也各具特色。伏尔泰（1979：323）曾说过：“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

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

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这里指的自然是民族文学的风格特

征，所举的例子以国家为单位，但如果我们把地域范围进一步缩小，就会发现

即使是同一个国家里，细分下各地域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同表征。我们在阅读一

些英语文学作品时也能体察到各个地区的语言和风俗差异，而不会尽当作“英

语文化与社会”一个整体。例如，哈代从《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s）创造了“威塞克斯”（Wessex，意为“西撒克逊”West Saxons）小说，

描画了“北起泰晤士河，南抵英吉利海峡，东以海灵岛至温莎一线为界，西以

科尼什海岸为边”（哈代 1985：291）的地界。这一来源于史书古地名的地理概

念是虚构的，实际上是基于哈代故乡的文学想象，即英格兰西南英吉利海峡沿

岸的多塞特郡（Dorset）。《还乡》《苔丝》等一系列小说中含有大量方言俚语、

民谣和巫蛊咒语，文中多处使用的是非标准英语，而文体风格也背离了传统的

“美文”的基调，时而夹杂着粗俗、怪异、荒蛮落后的元素。哈代的乡土性不

是浮于作品表面，穿插几句方言土语用以点缀正统的英语小说，这些乡土性是

由内而外的，源自作者对家乡习俗和民间文学由衷的热情。哈代坚持记录故乡

的见闻和风俗，营造一个虚构而统一的地理属性，“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地

域意义和文化意义恰是理解哈代其人和作品的关键，在一众英语文学中突显出

来，成为西方乡土文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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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章将哈代的乡土小说与鲁迅、沈从文的作品进行比较（王琳 2004；

李雪梅、舒容 2006；李岩 2008 等），其可比性在于，作者孜孜不倦书写的地方

既是其成长环境，也是作品的情感渊源。文学语言自然地浸润了民间语汇，而

作品中的奇闻轶事也是建立在故乡风土人情之上的真实的虚构。老舍、邓友

梅、韩少华、陈建功等人的列席一般没有什么争议，其他一些作家的定位就稍

有争议。例如汪曾祺、刘绍棠、王朔等人因籍贯、语言风格、故事背景等种种

原因，在一些学者笔下被归为京味作家，有时又不被包括在内。此外，本书所

涉的研究对象都是已有英译本的，因此许多京味文学作家和作品尽管具有典型

性，也非常著名，但因没有翻译而未做讨论。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其译介选材和翻译策略都是对现实的折射，逐步

建构起源语社会和对象城市在目标语读者心中的形象。不过，各地区文化的驳

杂性也给翻译带来了诸多挑战。方言与标准语的差异、特殊的物产习俗与文化

活动常常意味着译者需要进行两道“翻译”。如果对故事背景不熟悉，译出母

语时也会遇到理解障碍。有的语言变体和标准语只有微小的读音或拼写差异，

尚且可以凭借上下文来猜测，而有的语汇差异巨大，令人无法确知其含义，甚

至到了不可辨识的程度。而面对小说中大量的称谓语、地名、物名、活动和

语言习惯，译者的首要难题在于辨识出哪些词句负载了地域文化，具体是何含

义，下一步才是考虑是否保留、如何保留。在翻译哈代的《苔丝》时，张谷

若用山东方言来表现威塞克斯的乡土气息，因为这也是译者自己最熟悉的家乡

话。不过，这样的翻译策略备受争议：将威塞克斯的乡土味替换成浓郁的山东

腔，将异域风情替换成本土的地方文化，究竟算是保留了风味的佳译，还是一

种变味的拙劣译文？因此，如何通过翻译传递和重构文学作品的地域特征依旧

是一个待考的话题。

通顺透明的语言是当前出版界的主流，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表达方

式在翻译中常常直接被过滤，呈现为流畅可读性强的译入语。设想所有英语文

学里的人物都操着同一口标准的英音或美音，辨识不出各自来自何方，那么文

学的多样性、陌生化和感染力也就大打折扣。各类地域文学的研究随着“文化

热”的兴起蓬勃发展，但在文学译介领域仍然是一个较新的话题。我们多以国

别和语言来划分文学作品，于是讨论较多的是“中国文学”或“中文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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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问题，以便集中突出国家形象。不同地域文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则常常被隐去，使得方言、地理地貌、民俗文化在跨语际阐释过程中趋同化。

（二）文学英译里的“中国故事”和“北京故事”

京味文学是“乡土文学”的一脉，由于北京城在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化上

的重要地位，也显得格外有代表性。“地方”“乡土”的字眼放到北京身上，在

一些人看来也许有些别扭，因为与北京匹配的似乎应该是“中央”“帝都”。在

“寻根文学”时期，京味文学的地位并不突出，而其他地域文学则得到了长足

发展：

这期间，楚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

女》及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等，秦汉文化小说有贾平凹的“商

州系列”等，吴越文化小说的李杭育的“葛江川”系列小说，晋中则由郑

义的《老井》《远村》……连西藏都有这方面的力作，像扎西达娃的《西

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及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金汕、

白公 1993：119）

似乎暗指，唯有偏远的才足够乡土、值得追寻，而阿城、郑万隆这样的京

籍作家又避开了老北京的文化，导致了这种不平衡的存在。京籍作家就算从小

在北京长大，有的父母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因此在身份认同和地域归属

上有所差异。陈平原（1994：5）在《“北京学”》一文中曾幽默地写道：“上海

人谈‘上海文化’、广东人谈‘岭南文化’，北京人则更愿意谈‘中国文化’——

这种以中国文化代表自居的心态，使得北京学者目光远大，不大屑于‘降级’

从事区域文化研究。”也许是因为寻求身份认同和地域归属感的需求不那么迫

切，北京及京味文学的相关研究反而有些滞后。

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历史上最后几代封建王朝的都城，丰富悠久

的社会生活为文学艺术探索奠定了基础。自小说这种文类兴盛开始，京味小说

就以其俗白、幽默和市民化占有一席之地。老舍、邓友梅等人的作品如同一幅

幅社会风俗画，不仅展现北京城的地界、景致与建筑，也记载人们的生活、劳


